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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第39期新闻稿：全球逾十亿人正遭受心理疾病
折磨
 

《无限镜屋——数百万光年之外的灵魂》，草间弥生（日本）作于2013年。

亲爱的朋友们：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向您问好。

https://dev.thetricontinental.org/zh/newsletterissue/xinli-jiankang-jibing-zhiku/
https://dev.thetricontinental.org/zh/newsletterissue/xinli-jiankang-jibing-zhiku/
https://dev.thetricontinental.org/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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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听到“抑郁症”这个词，大约是在十六岁的时候。那时，母亲带我去印度班加罗尔的国家心
理健康与神经科学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 and Neurosciences）就诊。此前我只以
为自己只是做噩梦、情绪低落罢了。我很幸运，如今全球只有 9% 的抑郁症患者能够接受治疗。医生
与我长谈，并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安排了系统治疗。很快我明白，我的问题主要源自几年前的一次创伤
经历——那时我在学校遭到了性侵。

在那段时间里，我的父母一直陪伴我，给予我继续生活下去的勇气，并尽可能保护我免受社会舆论的
羞辱。他们的体贴和宽容让我得以用自己的节奏去面对和消化这一切，在我尚未准备好公开谈论那
些“毫无意义、也永远不该让一个孩子承受的事情”之前，他们从未逼迫我开口。事实上，抑郁症的
经历及其对自尊的影响会持续人的一生。药物治疗是有帮助的，朋友的爱亦如此，但没有哪种方法能
真正治愈那种复杂而深沉的痛。

多年来，我始终要在内心独自面对那段经历带来的巨大羞耻感——这既来自于创伤本身，也来自于那
种对真相挥之不去的怀疑：“难道是我自己招致的吗？”这种羞耻感对经历过类似暴力的人来说十分
普遍，它会伴随受害者一生，这一点从在青少年时期经历过性暴力的人自杀率明显更高就能看出。因
此，药物治疗与心理干预的重要性绝不可被忽视。然而，在一个更关注债务偿还与军备采购的世界里，
随着公共医疗支出的持续下降，对心理健康的支持愈发低迷。

https://iris.who.int/server/api/core/bitstreams/31714489-1345-4439-8b37-6cbdc52e15ca/co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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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路口》，亚历山大·“斯昆德”·博戈西安（埃塞俄比亚）作于1997年。

我之所以一直坚定支持联合国机构，尤其是世界卫生组织，正是因为这些机构持续关注心理健康问题
并揭示了心理健康支持体系资金不足的情况很严峻。《2024年心理健康地图集》（Mental  Health
Atlas 2024）与《当今世界的心理健康状况》（World Mental Health Today）这两份2025年最新发布
的报告指出：全球有超过十亿人患有心理疾病。与普遍认知不同的是，大多数患有这些疾病的人生活
在中低收入国家。最常见的疾病是焦虑症和抑郁症，女性受其影响尤为严重。

女性遭受家庭暴力的几率也更高，这会导致她们的精神压力增加，而那些患有严重心理疾病的女性又
更可能遭受性暴力以及其他形式的伤害。然而，令人震惊的是，世卫组织的研究发现，由于多种原因，

https://www.who.int/publications/i/item/9789240114487
https://www.who.int/publications/i/item/9789240114487
https://www.who.int/publications/i/item/9789240114487
https://www.who.int/publications/i/item/9789240114487
https://www.who.int/publications/i/item/9789240114487
https://www.who.int/publications/i/item/9789240113817
https://www.who.int/publications/i/item/9789240113817
https://www.who.int/publications/i/item/9789240113817
https://www.who.int/publications/i/item/9789240113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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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获得心理治疗的机会反而更少。该组织引述的一项印度研究显示，“抑郁症女性每月自付医疗费
用超过家庭支出一半的可能性是其他女性的三倍。”治疗费用、羞耻感与恐惧这三大障碍使得心理疾
病患者难以获得医疗与法律援助。

https://iris.who.int/server/api/core/bitstreams/31714489-1345-4439-8b37-6cbdc52e15ca/content
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111/j.1365-3156.2006.01756.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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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玫瑰绸蚂子》，丁立人（中国）作于2019年。

这些数据触目惊心。各国政府在精神卫生方面的支出中位数约占卫生预算的 2%，自 2017 年以来一
直保持不变。2022年全球医疗保险支出仅占全球 GDP 的 9.89%，而其中相当大一部分被全球北方国
家的保险公司与干预项目消耗，导致数据严重失真。截至 2022 年，全球南方国家的平均公共医疗保
健支出仅占 GDP 的 1.2%，其中 141 个国家的支出低于世界卫生组织设定的 5%的 GDP 医疗保健支
出基准（2010年曾有报告指出，6%的支出比例才能有效减少自费负担）。高收入国家平均每人用于心
理健康的支出为 65美元，而低收入国家仅为 0.04美元。

在此背景下，贫困国家平均要将6.5%的出口收入用于偿还外债，而全球军事与警察开支却节节攀升。
在这样的结构性环境中，绝大多数国家缺乏将国家优先事项从“社会破坏”转向“社会关怀”的政治
意愿。

https://iris.who.int/server/api/core/bitstreams/31714489-1345-4439-8b37-6cbdc52e15ca/content
https://apps.who.int/nha/database
https://www.hrw.org/news/2025/04/10/new-data-exposes-global-healthcare-funding-inequalities
https://www.who.int/publications/i/item/9789241564021
https://unctad.org/publication/world-of-debt
https://www.sipri.org/sites/default/files/2025-04/2504_fs_milex_202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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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题》，奥古斯丁·勒萨热（法国）作于1923年。

缺乏完善医疗体系（包括心理医疗体系）会带来怎样的后果？

自杀人数高得惊人。据报道，每年有超过72万人自杀身亡，相当于每10万人中有8人选择结束生命。1.
青少年自杀率因国而异，有的保持稳定，有的上升（2021年的数据仍是较为可靠的参考）。全球近
四分之三的自杀事件发生在中低收入国家。在非洲，自杀人数正在上升，目前为每  10  万人中有
11.5  人自杀。
世卫组织的一份新报告指出，每小时有100人死于孤独，每年死亡人数约达 87.1万人。报告解释说，2.
导致孤独与社会隔离的因素包括：身体或心理健康不佳（尤其是抑郁症）、神经质人格特征、无伴
侣或未婚、独居以及公共交通不便等居住环境因素。这些问题其实完全可以通过加强社会联结得到
缓解，例如改善公共交通、建设文化中心与社区照护中心等。
心理工作者们也面临着精神与身体的双重挑战——他们往往超负荷工作且缺乏支持。全球平均每103.
万人中仅有13名心理工作者，在低收入国家甚至仅有1人。全球三分之二的国家（主要是贫穷国家）
每20万人才有1名精神科医生。这对那些心怀善意、投身这一职业的人来说是沉重的压力。我唯一遇
到过真正快乐的心理工作者的国家是古巴。尽管他们所面对的是一个在制裁下饱受精神创伤的社会，
那里的体制依然尽可能为社区心理工作者们提供支持。
行业研究表明，对重度心理疾病患者而言，在靠近患者家附近的社区护理中心接受治疗远胜于在冷4.
冰冰的大型精神病院中就医。然而，全球不到十分之一的国家完成了从精神病院体系向社区照护体
系的转型，即便只是名义上设立了这样的体系。在少数实现转型的国家中，许多都是社会主义国家。
地方性的社区照护中心不仅能帮助患者更好地融入社会，也让心理健康工作者能够更全面地了解患
者及其所在社区的社会心理背景，从而使治疗过程同时具备社会性与医学性。

我们必须将更多的社会财富投入照护，而非死亡与债务。

https://www.who.int/news-room/fact-sheets/detail/suicide
https://www.who.int/publications/i/item/9789240110069
https://www.who.int/publications/i/item/978240112360
https://pmc.ncbi.nlm.nih.gov/articles/PMC8751572/
https://dev.thetricontinental.org/dossier-faustian-bargain-imf-africa/


9



10

《温和启蒙运动》，伊姆兰·库雷希（巴基斯坦）作于2007年。

我在十几岁时偶然听到了平克·弗洛伊德（Pink Floyd）的专辑《月之暗面》（The Dark Side of the
Moon, 1973年），那对我来说是一种启示。午后，我常坐在加尔各答的公寓里，阳光透过窗外高大的
树木洒进屋内，电车的声响悠然飘来，我一遍又一遍地听着这张专辑。  闭上眼睛，随歌曲《呼吸》
（Breathe  (In  the  Air)）的旋律遨游——那种感受难以言喻：

呼吸吧，在空气中呼吸。
不要害怕去关心。
离开吧，但不要离我太远。
环顾四周，选择属于你的立足之地。

生命长久，飞得高远，
你会付出微笑，也会流下泪水。
你所触及、所看到的一切，
都是你一生的全部。

奔跑吧，小兔子。
挖掘那洞穴，忘记太阳。
当工作终于结束，
不要坐下——
是时候再挖一个。

生命长久，飞得高远，
但只有当你顺势而行。
当你平衡在最大的浪尖上，
你正飞奔向一个早来的坟墓。

我常常觉得，正是这首歌让我活了下来。同样让我坚强的还有我父母、罗西·塞缪尔（Rosy
Samuel）、家人以及战友们的爱。

慢下来吧，小兔子，看看太阳。

热忱的，

Vij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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